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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星 划 过 紫 阳 的 夜 空
———深切缅怀张宣强先生

叶松铖

宣强老师走了， 这个骤然而来的消息让我震惊
之余，继而是阵阵难以抑制的悲痛。 其实，早在几个
月前就已得知老师患病住院，但我依然侥幸地认为，
死亡固然是每个人的最终结局， 但有时候它也是一
段漫长的路程。 也许老师距离那段路程还远着……
我的一厢情愿代替不了那张黑色的通知书， 噩耗还
是不期而至，先生走了，2024 年 10 月 4 日晚：星星划
过紫阳文坛的夜空……

一

与宣强老师相知相识四十余年，他视我为知己，
我视他为师长。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生已是名满陕南
的作家了，他当时在县文化馆主持编辑油印刊物《山
花》，记得我那时高中刚毕业，正赶上农村包产到户，
于是心血来潮，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换地》，斗胆寄给
了《山花》。 没过多久，收到宣强老师的信和《山花》杂
志，老师在信中肯定了这篇小说，同时还说了一番勉
励的话，信虽说只有半页纸，却让我着实激动了好几
天。

算起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 是真
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后来，我忙于生计，某一天在
《安康日报》香溪副刊，看到老师的一篇散文《吃马桑
泡儿的学问》，一口气读完后，觉得不错，文字朴实简
洁，于浅白中道出了人生的哲理，于是，伏在桌上，一
挥而就写了千多字的评论，题目叫《做人的学问》，寄
给当时《安康日报》香溪副刊编辑老师，大约一周以
后，稿子就刊用了。 宣强老师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了一
封信，抬头称我为“尊敬的某某先生”，大约他已经忘
记当年给他投稿的那位懵懂少年， 信中的他低调而
又谦逊，认为我对这篇散文内涵的揭示是准确的，评
到了实质上，点中穴位，对他也很有启发。

与这封信一同寄来的还有他刚出版的散文集
《村野随笔》。 后来，他的长篇小说《美女晒羞》出版，
他也在第一时间题签赠送我……就这么一来二去，
我们成了真正的“熟人”。

我到紫阳县城出差，也会抽空儿去拜访他，一边
喝着清茶，一边与他闲谝，无拘无束。 在我心目中，老
师其实是个内秀的人，他不属于口若悬河的那类，有
时甚至略显木讷。 但我们之间却很投缘，交谈总能往
彼此的心灵上靠。 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文字是写
给懂你的人看的，就拿我写的歌词来说，为啥只有陈
碧珊才能谱出音乐的效果，就因为他懂我，他的曲子
一出来，我就觉得是我需要的那个调调，仿佛我的词
就是为他的曲而准备的……”

二

2000 年后，我调到县城工作。 不久，宣强老师也
从县级领导职位退下来了。 我们的来往渐渐频繁起
来，他只要到县委大院来办事，一定会到我的办公室
小坐，喝一杯清茶。 这时，他会告诉我最近在读什么
书、写什么文章，甚至有什么新的构思，一切和盘托
出，丝毫没有师长的架子。 这种忘年交般的情谊，使
我们之间摆脱了人生的俗礼……2007 年县委宣传部
准备出一套紫阳文化丛书， 宣强老师的书稿也在计
划之列。 某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自己有三
部书稿，这次只能先出版散文集，其他两部待以后有
机会再出版。 走时，他将三部书稿留下来，说请我替
他把把关， 其中散文集和诗歌集还要请我作序……
我乍然一惊，一时间手足无措。 我说，帮您看一看，找
找错别字是可以的，写序之类，我人微言轻，实在担
不起这个责任，最好还是请一位大家作序的好！ 他摆
摆手说，哪有那么多臭讲究，我的文字你懂，你写的
一定是我心里想说的， 别推辞了！ 我为此纠结了许
久，但还是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任务。2008 年
上半年，他的散文集《绿野之约》出版，2012 年底，他
的民歌文化研究随笔《唱歌的土地》出版，2020 年 6
月，他的诗歌集《山水味道》出版，至此三部文集依次
面世。 我的两篇序有幸忝列其中。 戴承元教授在《唱
歌的土地》的序言中曾写道：“宣强先生不仅是作家、
学者，更是一方土地的文化守望者与创造者。 张先生
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皆超逸而有灵性，他是安康
本土较早对外释放出重要影响的作家。 ”这个评价准
确而且中肯，尤其是“文化的守望者”用在宣强老师

身上，那是再贴切不过的。
与老师交往日多， 愈觉得老师具有典型的文化

人的品性，他虽名重一时，但却从不张扬，就像清水
塘里默默盛开的莲花，独守着一方难得的宁静。 有人
说，倘若宣强老师走出紫阳，他的成就不会是现在的
样子。 言下之意，是环境把他限制了，是俗事把他拖
累了……

记得一年前，作家杜光辉有一次与我电话聊天，
曾专门提及宣强老师。他说，20 世纪 70 年代，张先生
就已经很有名气了，我去拜访他多次，当时，想把他
调到铁路局从事专业创作，事情基本弄成了，但他却
犹豫了，最终放弃。 我曾就这件事向张老师求证过，
他没有否认，说确实有个叫杜光辉的年轻人，帮他联
系过调动的事。 为什么没有去呢，他意味深长地对我
说：“我这人有很重的恋土情结，遇事下不了决断，拖
拖拉拉，瞻前顾后，这是性格使然，没法子。 那几年要
我去的单位不少，即是去西安也不是啥难事，可临了
我还是退缩了， 一句话舍不得这一方水土……”“舍
不得”使他留在了紫阳，这是不是紫阳的幸事？ 其实
已经用不着再回答了，如果单就个人的前途来说，确
有诸多遗憾的地方。 然而“舍不得”却让他扎下了根，
他的奉献和牺牲，其实恰是他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拥
有，当然，也是他最大的快乐！

三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那几年， 我以为是宣强老
师极其顺心、自在的时光，文化人的天性完全得到了
彰显。 那段日子，他面庞红润，精神矍铄，各种文化活
动应接不暇，但他从不推辞，态度谦和，每请必到。 有
时，也会被外县同行请去写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为此，他曾戏谑地对我说，退二线了反倒比工作那会
儿还忙，我笑着说，这恐怕才是一个文化人该干的事
情……

2009 年初秋， 在汉阴县挂职的作家方英文来紫
阳。 那天好像是周末，宣强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方英
文先生来紫阳了，他可能逗留一天，我们一块陪他玩
一玩、耍一耍，其他人就不告诉了。 结束时却又叮咛
一句，来时别忘了叫上友彬（犁航）……那个秋天我
正在编撰紫阳县组织史第四卷，人很自由，时间也相
对宽松。 接到电话自然是一番欣喜，立马通知友彬，
双双赶到方老师下榻的酒店。 进屋免不了一阵寒暄，
当然还有一些仰慕已久的话。 张、方二人是故交，他
们很多年前就认识，算是熟知，我和友彬是“新人”。
方老师儒雅风趣，是那种一见面就愿意亲近的人。 他
到紫阳自己带车， 给他开车的司机是个年轻帅气的
小伙，灵气十足，见了我们热情招呼，张老师说，小伙
子有前途。 方英文老师说，我就喜欢带有前途的人，
司机闻言嗤地一笑，竟有几分赧颜。 吃过早餐，张老
师提议先去神峰山，那里可以一览紫阳城全貌。 到了
山顶，车停在路边，山上的空气清爽，林子里雀鸟啁
啾，两位老师兴致很高，说说笑笑，指指点点，很是惬
意。 在山上留了影，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驱车下山，
张老师特别邀请方老师去文化馆坐坐，方慨然应允。
一行人徒步穿过东门口，踩着青幽幽的石梯，就那么
一会左一会右、一会曲一会直，穿行在宛若迷宫般的
石巷中。 张老师说，那年贾平凹先生来紫阳走的就是
这条巷子，呵呵，也是我引的路……进入文化馆宁静
清幽的院子， 张老师把我们带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
画室，他一边沏茶一边对方老师说，您这位大名人来
紫阳一趟不容易，总得给我们留点念想吧，赐几幅墨
宝如何？ 方老师推辞说，走得急，没带印章。 张老师
说，那有啥关系嘛，只要是您的字，盖不盖印章无所
谓。 说着话，毛笔已递到了方老师的面前，方老师站
起身，轻轻活动了一下手腕，说，盛情难却，那我就只
好献丑了。 第一幅是赠张老师的：

一过秦岭秀成峦，红雉飞隐楚树间。 白云去留随
天意，青山起伏因地缘。 我来旧景翻新貌，君倚老壶
醉小轩。 有女如花夕阳里，夜月邀上汉江船。

戊子年，由西安入安康途中，手机诗。 今游紫阳
重录，呈张宣强先生教正。 己丑八月十五，方英文。

随后，给我和友彬各写一幅“绿杨红藕”“书生风
雅”。 下午，我与友彬临时有事，宣强老师独自陪方老
师游玩茶山，照片传来，两人都很愉悦。 傍晚，吃过饭
后，宣强老师、我和友彬，邀方老师去广场溜达。 那

时，广场建成不久，煞是热闹，而刚刚兴起的广场舞
更是紫阳一道靓丽的风景。 华灯初上，微风送来阵阵
金桂的馨香，一队女子伴着音乐的节拍，伸肢扭腰，
姿态曼妙。 宣强老师对一旁的方老师说：

“瞧，咱紫阳女子的身段多养眼！ ”
方老师微微一笑，点点头，说：“腰好……”
……
翌日清晨，方老师驱车回汉阴。 过了一段日子，

报上便登了方老师的一篇文章《紫阳腰》。 碰到宣强
老师，我说，又是一篇难得的佳构啊！ 张老师说，佳构
都让别人写了！ 我说，你也不错，歌都唱出陕南了，不
是日本人也读你的诗吗！ 他嘿嘿笑起来，竟有几分得
意。

四

2016 年 3 月，宣强老师家庭变故。 3 个月后的某
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那一刻，我几乎
认不出他了：原先一头浓密茂盛的黑发全部灰白，此
时的他，眼窝深陷，颧骨高凸，脊背明显佝偻，走路颤
颤巍巍……那一天我们谈了许久，他的声音嘶哑，显
然还没有从丧子的悲痛中摆脱， 那种曾经柔和、亲
切、自信的眼神，竟然透出游弋、落寞甚至还有几分
无助的哀愁……他说，这几个月差点没有挺过来，接
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残酷的事实， 但人死不
能复生，痛惜归痛惜，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往前走……

后来，因为行动不便，他来我办公室相对少了，
我有时也会打电话给他，问问他的身体，他说，还好，
每天早晨在楼下院子转十圈， 只是上坡下坎力不从
心了……2021 年，我在撰写（与人合作）紫阳地方文
化研究专著《紫阳民歌剧》时，曾与他有过几次面谈，
我说，紫阳民歌剧还处在一个发展、规范的阶段，它
一直没有相对稳定的戏曲程式，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
憾，没有程式，就很难走远……宣强老师说，民歌是
根，民歌剧是果，没有根哪来的果？ 新民歌创作要接
地气，要与剧情形成一种血肉关系。 当然，形式还是
要慢慢固定下来，那些老剧种几百年了，它们都有一
个模式，模式就是边界，不能随意突破。 但内容可以
不断翻新，比如古老的民歌曲调，我们可以借鉴、改
造，新民歌的“新”绝不是抛弃前人的东西，而是继承
中的“新”……他说，他的很多感悟，都写在了那本随
笔集《唱歌的土地》里了，如果时间允许，很想将几十
年创作的新民歌歌词汇编出版……

2020 年夏，宣强老师的诗歌集《山水味道》由陕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这是从他创作和发表的千
余首诗歌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在序言中，我曾这样写
道：“宣强老师的诗是那个时代的声音：很美妙，很动
情，也很传神。 这些诗被汉水浸淫，被巴山滋养，氤氲
着民歌的气息，飘逸着汉调二黄的音韵，因此，它们
给人的感觉是水灵灵的， 晶莹剔透中闪烁着太阳的
光辉。 ”青年作家犁航在他的评论《传统文化和地域
文化辉映下的民间赞歌》一文中，全面解读了宣强老
师的诗歌思想和艺术特色，他写道：“张宣强的诗歌，
以礼赞家园为情感基点， 融入了传统文化和民歌元
素，给诗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记忆了那个特定文学
时期的诗歌审美内涵， 在当代诗歌天空中点亮了属
于自己的那一盏星火。 ”

关于宣强老师的身份定位，有人称其为作家、诗
人，也有人冠以资深词作者、剧作家、地方文化研究
专家等，似乎很难有一个确定的认知，这其实并不奇
怪，作为家乡一个土生土长的文化工作者，他首先必
须服务于紫阳的文化事业， 他必须热切地关注和融
到身边的生活中，并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因此，他不
是单纯意义上的作家、诗人、词作者、剧作家，为了紫
阳的文化事业， 他的创作方向可以随时更改， 写什
么，怎么写，一切皆取决于时代所需，群众所好，故土
所托。 一辈子的坚守，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一棵
挺拔、伟岸，上面结满了五色之果的文化大树。 他为
我们创作、改造了 130 余首新民歌，其中 10 余首成为
歌中典范，至今传唱不衰……

星星划过紫阳的夜空，但那束光却留了下来。 它
的璀璨不会消失，永远不会！ 记住张宣强吧，一个卓
然不凡的名字！

散文集 《时光深处
的温暖》获得第四届“丝
路散文奖” 优秀作品奖
纯属偶然， 也是一个意
外，是众多文友帮扶，是

组委会评委老师们给予厚爱的结果。 诚惶诚恐受之，深感压
力巨大。 拙著是一名肾移植术后病人的内心独白，更愿意用
自己的爱去温暖病榻上所有的病人。 全书是用散文的架构，
以小说的笔触，用讲故事的方式，诠释了生命坚守、健康尊严
与亲情友情的守望相助，是一部现实主义刻骨铭心的励志与
大爱交织的作品。

“我不孤独时，属于人群。 当我孤独时，我与世界彼此独
立……孤独是一个作家终身的修养，我希望我的文字孤独而
狂野，而我逍遥在人世。 ”著名作家、第四届“丝路散文奖”最
佳作品奖获奖作家刘亮程先生在他的获奖感言中， 如是说
道。 我深以为然，并感觉大作家的感触透彻心肺，直抵人心。

我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 期望
她在远离亲人的孤独中学会思考，努力充实自己，不断茁壮
成长，欣然享受孤独中扬起奋进生活的风帆。 这是我在文学
创作和生命道路上的一点体会。 在文学创作时是孤独的，孤
独使我头脑异常清醒，孤独让文字更接近内心的真实。

不孤独时，我属于人群。 在人群中，接地气的写作素材得
以积累，叩问心弦的创作灵感能够激发。 这应该是纪实文学
创作的一般规律。 卯兔深秋，我受邀与一众文友穿行宁陕子
午道。 车辆行驶在旬阳坝至太山村之间的月太公路上，越腰
竹岭，经营盘，过胭脂坝，沿途所见，奇峰幽谷，层林尽染，风
景美不胜收。 这时不知是谁脱口说出：“好一个千里江山，风
景如画！ ”我一时也心潮澎湃，难以自已，沉醉其中。 彼时，我
想自己眼前所展现的江山，一定就是王希孟在创作《千里江
山图》时所面对的山水。 过后，拙作《行走宁陕子午道》一文中
这样描述当时所见：“红有大红、嫣红、浅红……黄有深黄、淡
黄、土黄……绿有深绿、淡绿、草绿……各种各样的颜料色彩混合在一起，尽力泼
洒出去。 泼他个风起云涌，泼他个波涛滚滚，泼他个千里江山，泼他个万山红遍，泼
他个美人陶醉……醉在其中，忘乎所以。 ”

当我孤独时，我与世界彼此独立。 世界纷繁而喧嚣，就像一场狂欢者的盛宴。
所有人都在争抢着大声倾诉，极力展示自己。 没有人顾得上思考，没有人知道自己
在说些什么，当然更没有人愿意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宁静……

好的文学语言一定是孤独的产物。 孤独是要人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了冷落，不
被物质世界所束缚，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专注于内心的思考和感受。 孤独产生思
想，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从思想出发的。 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就好比人之灵魂。 好
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有思想的，是用作者的思想去触碰读者的灵魂，实现读者与作
者灵魂深处的对话。

孤独是思想的独立。 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更容易深入思考和探索，发现自己真
正的想法和感受，不再被外界的看法所干扰。 病中的我是孤独无援的。 孤独让我有
充裕时间去读书与思考，获取写作上的灵感。 我在《读书之旅》中这样写道：“原来
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那么多勇武神奇的人物，发生过那么多惊天动
地的故事。 我抬头仰望璀璨的星空，仿佛看见了一条历史的浩荡长河，正从远古而
来，汹涌澎湃，波澜壮阔。 我不由得萌生了要溯游而上，追寻源头的冲动———我有
了强烈的读书欲望。 ”在《病中读书记》里这样写道：“我为牺牲了的刘和珍君恸哭、
为牺牲了的杨德群君恸哭，为还在医院里呻吟挣扎的张静淑君恸哭，我为这个太
多悲情的民族恸哭……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每到危难时
刻总有这样一群‘殉道者’，他们挺身而出，他们迎难而上。 她们构筑了这个民族的
脊梁，她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他们为了追求真理，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是中
华民族血液里的钙质。 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些铮铮铁骨，才会生生不息，屹立不
倒。 ”

苦难是孕育作家的摇篮。 苦难锻炼了人的意志力以及能力，这是一个作家成
功的主要能力。 苦难中的人如果拥有梦想，那么当苦难与梦想碰撞，一定能够产生
伟大的思想。 因突发的疾病丧失了视觉和听觉的美国现代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
动家海伦·凯勒曾说：“即使世界对你关闭了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如果我
们经常盯着那扇关掉的门，就会对新开启的窗熟视无睹。 ”黑暗使人更加珍惜光
明，孤独使人的感官更加敏锐。 孤独的人懂得静心观察着周围世界，感知大自然微
妙的声音，聆听自己的灵魂在时空尽头的诉说。

“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活下去！ ”这是《时光深处的
温暖》里的一篇散文“生命的拥抱”里的文字。 那是我一人租住在西安一家医院附
近的一处民居阁楼里，翘首期待匹配肾源换肾的日子。 动辄大小便失禁，动不动就
晕厥跌倒，不省人事。 等待如黑夜漫无边际，孤独如鬼魅如影随形，人的精神几近
崩溃。 “当我睁开眼睛，眼前空旷而高远。 我从远古坠落，大地无比温柔。 ”这是我
在房间里晕厥倒地后睁眼醒来的第一感受。 作家、西安市作协副主席王洁在阅读
到此作时，曾泣不成声：“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看见黎明的曙光透过窗户，映照在房
间里的时候。 我无比激动！ 无限感恩！ 新的一天开始了。 眼前这明亮、这温暖、这
让人无限憧憬的光芒，竟以这样平静的姿态悄然而至。 我打开窗户，金色阳光瞬间
将我包围。 那是我人生当中感受到的最隆重、最温暖的拥抱。 ”她评价说，这些铭肌
镂骨的文字若没有生活的磨难断然不可能产生， 是作者与病魔斗争的精神力量，
是来自作者灵魂深处的声音，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哲学。 而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有人说，人生无非就是一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 既然人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
一步步走向死亡。 那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英国作家毛姆曾在《人性的枷锁》中
说：“人生没有意义！ 无论成功或失败，杰出或平凡，通通没有意义。 然而，当我们明
白了这一点，人生便又有了意义———你赋予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 这个意
义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追寻和探索的过程———专注于自己的
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通过自我探索和努力，最终达到自我实现和自由的状态”

宇宙浩瀚无垠，孤独汹涌而至。 谁是生活的不幸儿，谁就是文学的宁馨儿。 一
位有良知有操守的作家，应该立足于自己身处的现实，少粉饰，多真实，力所能及
地写出生活的美好与内心的孤寂。 更多的时间深入生活，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 用
手中的笔，去还原那些真实的人性，抒写这个时代的真实，写出无愧时代的华章。
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触动读者心灵的优秀文艺作品。 个人觉得，这样的孤
独不仅值得，而且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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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复一碗，尽啜祛忧烦。 ”碗，是盛装食物的
日常餐具，与我们的生活朝夕相伴。 碗的烧制和应用
有着悠久历史，其造型多样、色彩斑斓、手感清凉细
滑，便于洗涤，经久耐用，深受国人喜爱。 千百年来，
它陪伴人们的一日三餐，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器皿，
见证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变迁。

最早的碗， 主要是用泥质陶制成的，《礼记·礼
运》中说，太古时代“燔黍捭豚，污尊而抷饮。 ”意为当
时用手撕开小猪和黍粒一起烧烤， 在地上挖个小坑
储水， 用手捧着喝。 中国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瓷
碗，这些碗基本没有纹饰，表面更加光滑。

唐宋时期是中国碗发展的成熟期， 碗的形状和
装饰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胎质更加细腻，釉色更加纯
净，烧成了青花瓷碗、粉彩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碗。
宋代出现了多种形状和装饰的瓷碗，器型优美，纹饰
简洁，釉色均匀光润，“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把
瓷器生产推向顶峰。 元末至清代，青花瓷碗盛行，同
时在品类上出现了粉彩、五彩、斗彩、珐琅彩、黄釉等
各种颜色釉瓷碗。

随着制瓷工艺的改善以及人们审美和实用要求
的提高，碗的形状、纹饰、质量也越来越精巧，使用分
工也越来越具体多样。 材质上有石、木、陶、瓷、铜、
铁、锡、金、银、玉、翡翠等，形制上有碗、盘、碟、盏、盒
等，装饰图案有海水江崖、花卉草虫、人物故事、诗文
书画等，不断变化的只有质料、工艺水平，不变的是

碗质朴敦实、恒久绵长、热爱生活、不择贫富的品质。
明清时期，以黄色为尊，清代《国朝宫史》记载，

单色黄釉瓷器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后才可以使用，
是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其中，里外黄釉又带龙
纹的碗，只有皇帝本人才可以使用。

碗的大家族中，还诞生了一个特殊品种———“洋
瓷碗”。 “洋瓷”还有个名字就是搪瓷。 搪瓷的制作流
程是在金属表面涂抹覆盖一层或几层瓷釉， 通过烧
成， 两者发生物理化学反应而牢固结合的一种复合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搪瓷面盆、口杯作为日常生
活必需品得到重点发展， 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搪瓷更是风靡全国， 每个家庭几乎都有印着牡丹图
案的“洋瓷碗”、茶杯、菜盘、大脸盆子等，可见当时，
搪瓷在我国的市场有多大， 上至领导， 下到平民百
姓，搪瓷面前没有高低贵贱。

悠悠世间事，碗中日月长。 “淙淙曲注结轻冰，瓷
椀筠垆此恰应。怪底茶烟寒不起，远山微削玉崚增。 ”
在乾隆帝眼中，冬日里山河宁静，生活闲适舒坦。 “玉
碗冰寒滴露华，粉融香雪透轻纱。晚来融面胜荷花。 ”
在宋代词人晏殊笔下，碗边凝聚的水珠若露华欲滴，
将夏日仕女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君家白碗胜霜
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唐代诗人杜甫对瓷碗的热爱
和赞美溢于言表，急切的心情让人怜悯。 “金樽清酒
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
顾心茫然。 ”在李白遭受谗毁被排挤出长安时，碗里

盛满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和愤懑。
手捧只碗，感慨万千。 吉祥、淳朴、信仰……人们

把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所有追求浓缩在了这一掌圆径
之内，每个碗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正如我们每个人都
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古时，碗被视为吉祥
物，常被用作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寓意着团圆和美
满。 在艺术家笔下，碗经常被用来象征着和平、和谐
与纯净。 在寻常人家，碗不仅有实用价值，更有着情
感价值，它承载着我们无数的回忆和情感，见证着我
们的成长历程。 一只古朴的碗，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让人感受到岁月的痕迹，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和人文价值。

碗中之味，人生之趣。 碗身饱满圆润，容纳着无
尽的温暖与关爱，圆盘浅浅，盛满生活的色彩，它既
能装得下山珍海味，又能盛得下粗茶淡饭，既能装得
下香醇的美酒，也能盛得下苦涩的滋味。 色彩斑斓的
碗，它盛装着对美食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正如一
位无声的守护者，默默陪伴着我们的生活，精美的青
花瓷绘，宛如一幅传统中国画，让每一餐都成为美好
的享受，让您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品味风情。 把
美食装进碗里，把幸福种在心底，愿我们的生活如这
碗中的美食般丰富多彩， 每一份滋味都让人回味无
穷。

碗 中 日 月 长
赖家斌

陕南秋（中国画） 樊光矢 作


